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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扎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演变脉络探析

张小燕

　　摘　要：纸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且分布广泛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文献对纸扎多
有记载，以此为线索，对纸扎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演变脉络做了初步梳理，发现其在中国宗教文
化中的发展演变可概括为三个基本的脉络，即纸扎自身形态的发展和功能演变、纸扎由“鬼节”
到全时态的覆盖、纸扎的象征文化定位与功能收放。
关键词：纸扎；象征的文化定位；宗教功能

纸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且分布广泛的文化现象，学界虽有某些研究有所涉及，但尚
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和阐释。笔者曾在有关“梅州香花”的田野调研与相关理论分析中有所探
讨。①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越来越认识到梅州香花仪式中在临时搭建的仪式坛场内外使用的纸
扎，它们对于仪式坛场中不同的使用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仪式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拘于一
地的香花仪式本身。

一、纸扎与纸冥器

学者们普遍认为纸扎是为一门民俗艺术，并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予以了阐释。②在本文中笔
者将从狭义的纸扎（纸冥器）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出现入手，进而探讨广义的纸扎在中国宗教文化
中的演变，最终梳理出其演变的基本脉络。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用于宗教祭仪中相关的各种纸
质器物的类型（平面、立体）都归于纸扎这个范畴之内，平面类纸扎包括纸钱、纸月、纸衣、纸人（折、

印）等；立体类纸扎包括纸人、纸服装（帽、靴等）、纸马、纸楼阁、法船等。

在中国古代纸还没有被发明之前，在有关死亡丧祭的古文献中，我们只能看到对明器的记载。
《春秋左传正义》注疏“明器”为“谓明德之分器”③。《仪礼注疏》中解释“明器”为“明器，藏器也”。
《礼记》云：“孔子谓：为明器者也，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灵之也。涂车刍灵，

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④《释名》中记载：“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也。”⑤《阅微草堂笔
记》中记载：“明器，古之葬礼也，后世复造纸车纸马。”⑥

从以上古代文献中我们了解了明器的称谓及其功能。“明器”，也叫“藏器”“盟器”。⑦直到宋代
《云麓漫钞》中出现“冥器”并给其定义为“用纸制成的明器”：“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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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钱曰冥财。冥之为言，本于《汉武纪》：‘用冥羊马。’不若用明字为近古云。”①

也就是说，这个纸做的“冥器”应该有三个基本的限定：一是送死之器，二是用纸制成，三是用这个
“冥”字是近古以来的说法。“明器”和“冥器”都是“送死之器”“神明之器”，前提是为死亡专属（亡

魂、丧祭仪式、冥界的神明等）。由明器到纸冥器是一个重要的演变，但是从唐朝开始就已经超出

了死亡的专属。

二、唐宋时期纸扎的功能

作为纸冥器之一的纸钱在历史中出现较早，《封氏闻见记》对纸钱的历史演变做了简要描述：

　　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节，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

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

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已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

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金钱，今纸钱皆烧之。②

在《事物纪原》中记述了“寓钱”的发展简史，与唐代的《封氏见闻记》相似：

　　今楮镪也。唐书王嶼传曰：玄宗时，嶼为祠祭使，专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类巫覡。

汉以来，葬者皆有瘞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嶼乃用之，则是丧祭之焚纸钱，起于

汉世之瘗钱也。其祷神而用寓钱，则自王嶼始耳。今巫家有焚奏祷谢之事，亦自此也。③

从以上两段文献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随着造纸术的发明，在魏晋时期的瘗钱被简化为纸钱。这与

现代考古学界，对吐鲁番古墓纸冥器考古资料研究的结果基本相近，即纸冥器最早产生于南北朝

后期。④

在《夷坚志全集》中有少保王德亡魂还阳留下冥钱“楮镪”的故事，我们得知，纸钱是由汉代以

前的随葬明器瘗钱演变而来的，在唐代称“寓钱”，在宋代称“楮镪”。随着造纸术的应用和普及，从

唐代开始，纸质器物逐渐被使用在除了丧祭仪式之外的“巫家有焚奏祷谢之事”：

　　王德少保。葬于建康数十里间。绍兴三十一年。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冢。先一夕宿城

外。五鼓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为少保家。言曰、少保夜来方过此。今尚

未远。夫人惊问其故。答曰、昨夜过半。有马军数十过门。三贵人下马叩户。以钱五千。买

谷秣马。良久乃去……夫人命取所留钱，乃楮镪耳。⑤

中晚唐时期的丧祭礼仪崇尚厚葬，从《封氏闻见记》中对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节”⑥的描述，

能使我们感知当时丧祭礼仪的盛况。《贞观政要》中有载：“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

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⑦《司马氏书仪》中也对这种

情形进行了描述：“自唐室中叶，藩镇强盛，不尊法度，竞其侈靡。”⑧

至宋代，出现了专门制作纸扎的“作分”（作坊）。北宋初年，长安城的丧葬习俗继续唐朝的奢

华遗风。《清异录》中记载：“长安人物繁，习俗侈，丧葬陈拽寓像。其表以绫绢金银者，曰大脱空。

楮外而设色者，曰小脱空。制造列肆茅行，俗谓之茅行家事。”⑨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除了用绢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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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陶谷：《清异录》卷下《丧葬·大小脱空》。



金银制作的“大脱空”之外，也出现了纸质设色的偶像“小脱空”，即纸扎。在此时期，长安城内制作

和销售“脱空”的店铺称作“茅行”，俗称“茅行家事”。到了南宋时期，手工业分类为“团、行、市、作

分”等，经营纸扎的小手工业被称为“作分”（作坊）。《梦梁录》中这样记载：

　　又有名其他工使（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

钑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

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等作分。①

（一）纸钱在清明、中元、寒食节的使用
《唐六典》中，清明、中元、寒食被规定为唐朝的法定节日，并成为当时内外官吏的法定休息日：

　　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谓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寒食到清明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

腊各三日。正月七日。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

三伏日、七月七日、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每旬，并

给休假一日。②

官方还以法令的形式，对当时已在民间流行的“寒食上墓”的风俗予以了认可。这在《唐会要》

和《旧唐书》中都有记载：

　　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

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埽禮。於塋南門外奠祭撤饌訖。泣辞。食餘于他

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③

二十年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④

虽然我们不能在典籍中找到更多的关于纸钱用于清明、寒食节的记载，但是在白居易《寒食野

望吟》的诗“乌啼鹊嗓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器？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中，我们可以

得见当时清明寒食节纸钱的使用状况。

宋代，随着纸质器物作坊数量的增加，其品类也不断增多，纸扎广泛应用于祭祀亡魂的清明、

中元节、寒衣节等各个重要的节日。清明节是宋代祭亡魂的重大节日，节日里有诸多禁忌，祭祀场

面宏大。尤其当街纸马铺里的纸扎可以制作成多层的楼阁，其工艺之精湛可见一斑。对此，《东京

梦华录》中有载：

　　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次日拜

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从人皆

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莫

非金装绀幰，锦额珠帘，秀扇双遮，纱笼前导。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

阁之状。⑤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一天，祭祀亡者的民众要买来纸制的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

服、冥钱、盂兰盆等焚烧，要买鲜花、果食，看“目连救母”的杂剧。官方也要在这一天专为阵亡将士

设立超度亡魂的道场。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

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

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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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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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玄宗上》。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



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五十日止，观者增倍……禁中亦出车马
诣道者院谒坟。本院官给祠部十道，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之道场。①

重阳节之后，在九月下旬，人们就要开始采买“冥衣、靴鞋、席帽、衣叚，以十月朔日烧戏故
也”②，到“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着锦袄。三日（今則五日），士庶皆出城飨坟。禁中车马出道
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车马，亦如寒食节”。③

（二）纸钱用于跟冥界鬼神的沟通
初唐《冥报记》中的两则故事，提及了给阴间鬼神用的纸质器物（纸钱）。一则故事是睦仁茜和

名叫成景的鬼交往的故事：

　　初文本将设食。仁茜请有金帛以赎之。文本问是何等物。茜云。鬼所用物。皆与人异。

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色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
本如言作之……见正哭经营殡具。山龙入至尸傍。即苏。后日剪纸作钱帛。并酒食。自送
于水边烧之。④

另一则故事是刑部侍郎宋行质死后两天复生的故事：

　　又苏。□□告家人。买纸百张作钱送之。明日□□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我钱
而恶不好。□□复辞谢。请更作。许。又至二十一日。□□令以六十钱。买白纸百张作钱。

并酒食。自于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既而身体轻健遂愈。⑤

在《北梦琐言》中也记载有司徒王潜烧纸钱的故事：

　　唐王潜司徒与武相元衡有分，武公仓卒遭罹，潜常于四时纸钱以奉之。王后镇荆南，有染
户许琛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榜子诣衙，云“要见司徒”。乃通入于阶前问之，琛曰：初被使
人追摄至一衙府，未见王，且领至判官厅，见一官人凴几曰：“此人错来，自是鹰坊许琛，不干汝
事，即发遣回。”谓许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门生故吏鲜有念书于身后者，唯司
徒不忘，每岁常以纸钱见遗，深感恩德。然所赐纸钱多穿不得。司徒事多，检点不至，仰为我
诣衙具道此意。”⑥

（三）纸钱用于买命延寿
《广异记》中还记载有两则关于用纸钱买命延寿的故事，一个是御史判官张某，另一个是洛阳

令杨某：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
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

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
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还家，

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⑦

开元中，洛阳令杨□，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喜谓曰：“今夕且幸
免其即来，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饣炎与壶酒，出定罪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
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饣炎，君其无忧，不然，□难以济……今地府相
招未已，奈何？再拜求救者千数，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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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重阳”。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十月一日”。
（唐）唐临：《冥报记》卷中。
（唐）唐临：《冥报记》卷下。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二“王潜司徒烧纸钱”。
（唐）戴孚：《广异记》卷三“张御史”。



同来谋之，宜盛馔相待。言讫不见……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遂获免。”①

在以上这些有关记载生者与亡魂的交往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生者通过焚烧纸钱的方式，

得以连接阴阳两界，使生者和亡魂可以交往。生者为亡魂烧纸钱，不仅使亡魂可以感知生者的祭
奠，甚至还可以买命延寿。

（四）纸钱用于巫术

在《宣室记》中记载了一则“王先生”为拜访者杨晦之展示用纸刻成月亮形状施法的故事：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既而谓七娘曰：“汝

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

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及晓将去，先生以杖画地，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
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

帚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②

在《旧唐书》中介绍祠祭使王玙生平时，也提到“玙专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
祐，近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③，也就是说从唐初到唐中期，纸钱既用于跟死亡有关的事件，也用于

巫术之中。
《夷坚志全集》记载的三则故事，描述了宋代如何将纸钱用于驱鬼和法术：《灵泉鬼魋》讲给有

鬼怪的土堆（鬼魋）烧纸钱；《大洪山跛虎》讲用烧纸钱来制服伤人的跛虎；《沅州秀才》讲沅州某秀

才擅长巫术，用纸折人和纸折棺施法的故事：

　　庄僧遣信报长老净严遂师云、当路有跛虎。出颇害人。往来者今不敢登山。殊惧送供之

不继也。净严即命肩舆而下。至虎所过处。下舆焚纸钱。遥见其来。麾从仆及侍僧、皆退

避。独踞胡床以待。少焉虎造前。蹲伏于旁。弭耳若听命。④

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余株。径皆数尺。藤萝绕络。居民目为鬼魋。幽阴肃然。亦有

岁时享祀者。王将伐为薪。呼田仆操斧。皆不敢往……王挞其为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树

皮汁出。安得血。群仆知不可免。共买纸钱焚之。被发斫树。每下一斧。即呼曰。王抚干
使我斫。竟空其林。⑤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数辈。寺侧某秀才善妖术……俄闻铃铎音。若数壮夫负巨

木。欲上复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堕。遂悄无所闻。天明出视。得四纸人于阶下。

旁一棺亦纸为之。漫折于怀中。少顷众至。见之惊。争问夜所睹。具以本末告之。且云、彼

人习邪法。⑥

此外，在《岭外代答》中也有广西群巫在行巫术时用到纸轿、马、旗帜等物的记载：

　　广西凌铁为变，邓运使擒之，盖杀降也。未几邓卒，若有所睹。广西群巫乃相造妖且明言

曰：“有二新圣，曰邓运使、凌太保。必速祭，不然，疠疫起矣！”里巷大讙，结竹粘纸为轿、马、旗
帜、器械，祭之于郊，家出一鸡。既祭，人惧而散，巫独携数百鸡以归。⑦

（五）纸扎作为冥器

唐中期《广异记》中有一则故事，士人浚仪王氏的女婿裴郎醉酒被误葬入阴间、后返回人间。

故事里提到了纸质奴婢的明器，也就是最早纸扎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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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唐）戴孚：《广异记》卷五“杨□”。
（唐）唐临：《冥报记》卷下。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八十·王玙（道士李国祯附）》。
（宋）洪迈：《夷坚志全集》，《夷坚丁志》卷第十《十三事·大洪山跛虎》。
（宋）洪迈：《夷坚志全集》，《夷坚丁志》卷第五《十五事·灵泉鬼魋》。
（宋）洪迈：《夷坚志全集》，《夷坚丁志》卷第四《十四事·沅州秀才》。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志异门》第二八五“新圣”。



　　浚仪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饮酒醉，入冢卧棺后，家人不知，遂掩圹……众鬼见
裴郎，甚惊，其间一鬼曰：“何不杀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杀？”苦争得免。既见长
筵美馔，歌乐欢洽。俄闻云：“唤裴郎。”某惧不敢起，又闻群婢连臂踏歌，词曰：“柏堂新成乐未
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名华，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诸鬼等频令
裴郎歌舞。饥请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与之。如此数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复有
本形像。①

（六）纸衣作为苦行僧的修行
唐中期还流行一群着纸衣修行的僧人，曰“纸衣禅师”，《太平广记》转引唐陆长源《辨疑志》曰：

　　大历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缯絮布絁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代宗武皇帝
召入禁中道场安置，令礼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转崇敬。后盗禁中金佛，事发，召京兆府决杀。②

在宋代依然有隐士着纸衣修行的记载：

　　山居者常以纸为衣，盖遵释氏云，不衣蚕口衣者云也。然服甚暖，衣者不出十年，面黄而气
促，绝嗜欲之虑，且不宜浴，盖外风不入而内风不出也。亦尝闻造纸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
各一两煮之。不尔蒸之亦妙，如蒸之，即恒洒乳香水，令热熟印干，用箭杆横卷而顺蹙。③

甄栖真，字道渊，单州单父人。因授炼形养元之诀，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艰，汝勉
之。”栖真行之二三年，渐反童颜，攀高摄危，轻若飞举。乾兴元年秋，谓其徒曰：“此岁之暮，吾当
逝矣。”即宫西北隅自甃殡室。室成，不食一月，与平居所知叙别，以十二月二日衣纸衣卧砖
塌卒。④

三、明清时期纸扎的功能拓展

明清时期纸扎继续发展，其一是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丧祭礼仪中的必需品，二是逐渐成为
一些与死亡无关的祀神仪中的仪式用品。

（一）纸扎被纳入官府的等级序列
在《明史》记载祭祀家庙的礼仪中，除了规定祭祀的时间、地点、祭品（香、酒、三牲等）、祭祀者

的位次、祭拜的次序等，最后还要“焚祝并纸钱于中庭，安神主于椟”。

　　洪武六年，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凡公侯品官，别为祠屋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

并祔位。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赞拜，皆再拜。主祭者诣香案前跪，三上香，献酒奠酒，

执事酌酒于祔位前……每献，执事者亦献于祔位。礼毕，再拜，焚祝并纸钱于中庭，安神主于椟。⑤

清政府也明确规定了从王室成员到官府机构（一品到七品）的随葬纸钱，这一律令在《清史稿》

中就有记载：

　　皇子福晋丧，定制……初祭引幡一，楮币十二万，馔筵二十五，羊十五，酒七尊，读文致祭。

绎则陈楮币三千，馔筵十二，羊、酒各七。百日、周年、四时致奠礼同……公筵十五席，羊七，楮
四万；侯筵十二，楮三万六千；伯筵十二，楮三万二千：羊俱六。一品官筵十，羊五，楮二万八
千；二品筵八，羊四，楮二万四千；三品筵六，楮二万；四品筵五，楮万六千：羊俱三。五品筵四，

楮万二千；六、七品筵三，楮万：羊俱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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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戴孚：《广异记》卷六“浚仪王氏”。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第二八九《妖妄二·纸衣师》。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三之杂说》。
（元）脫脫等：《宋史》卷四百六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一·方技下·甄栖真》。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十二《志第二十八·礼六·群臣家庙》。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九十三《志六十八·礼十二·凶礼二》。



　　（二）纸扎在时间节点上的扩展

据《帝京景物略》描述，京城从三月到十月几乎都有很多节日跟纸扎有关，如清明节祭祀亡者

要烧纸锭和纸钱；五月十三日要用八十斤的刀和两丈高的纸马祭拜关帝；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寺庙

设盂兰盆会，晚上还要放河灯；八月十五祭月要焚“月光纸”；十月一日要焚五彩或白色纸质冥衣

“送寒衣”。① 在《帝京景物略》的生动描述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清明、中元、十月一这三个重要时

间节点中纸扎的使用：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

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

（七月）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最胜水关，次泡子河也。上

坟如清明时，或制小袋以往，祭甫讫，辄于墓次掏促织，满袋则喜，秫竿肩之以归。

十月一日，纸肆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缄，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

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彩也。送白衣

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②

其次，我们也看到纸扎在其他月份的广泛使用。在《帝京景物略》中载有五月纸马祭关公、八

月焚月光纸祭月、挂折纸人祈雨停之俗。

　　（五月）十三日，进刀马于关帝庙，刀以铁，其重以八十斤，纸马高二丈，鞍鞯绣文，辔衔金

色，旗鼓头踏导之。

八月十五日祭月……纸肆市月光纸，缋满月像，趺坐莲华者，月光遍照菩萨也。。纸小者

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

散家之人必遍。

雨久，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苕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睛娘。③

（三）纸扎祭祀对象的拓展

纸扎在清代应用较前几代更加丰富，纸钱在这个时期成为官府机构划分等级的标识。如果说

在明代，从正月到十月还有没有用到纸质器物的月份，则到了清代几乎每个月都能用到。在这些

月份中，除了清明、中元、寒衣节要用纸扎、法船之外，纸扎还用于正月祭神祭祖、二月祭祀太阳神、

七月祭祀地藏菩萨、八月祭祀月神的仪式。④ 另外，纸钱还用于民间辟邪驱鬼，如新房落成要纸钱、

祈顺产烧纸钱、去病烧纸钱等。

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当时的普济堂和育婴堂要在清明这一天做“赦孤”和“济孤魂会”两种

济度仪式，祭祀对象不是祖先而是亡魂厉鬼：

　　两堂清明日捡拾暴露骸骨及幼殇小儿殓葬，或化而瘗之，复延僧众施食度荐，名曰赦孤。

又祭厉鬼者，是日设仪仗陈鼓吹前导，舁请城隍圣像出巡。于城南隙地奏乐荐享，中设神位，

傍列孤魂座祭赛，焚其楮帛，名曰济孤魂会。盖仿古厉坛之遗意焉。⑤

七月中元节的祭扫仪式变得比清明节更加隆重，各庵观寺院，要设盂兰盆会、施放焰口济亡魂

的宗教仪式。同时，还要在河里放锦纸制成的２０多米的法船和琉璃制成的荷花灯盏。其中，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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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

如据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从正月元旦开始，“士民之家，新衣冠，肃佩带，祀神祀祖；焚楮帛毕，昧爽合家团拜，献椒盘，

斟柏酒，饫蒸糕，呷粉羹”（《帝京岁时纪胜·正月·元旦》）。二月初一“中和节”要焚“太阳钱粮”：“焚帛时，将新正各门户张贴之
五色挂钱，摘而焚之，曰太阳钱粮”（《帝京岁时纪胜·二月·中和节》）。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三月·赦孤》。



仪式结束后需要焚化：

　　中元祭扫，尤胜清明。绿树阴浓，青禾畅茂，蝉鸣鸟语，兴助人游。庵观寺院，设盂兰会，

传为目莲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魂。锦纸扎糊

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以慈航普渡。如清明仪，舁请都城隍像出巡，

祭厉鬼。闻世祖朝，曾召戒衲木陈玉林居万善殿。每岁中元建盂兰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

放河灯，使小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

上下。①

十月送寒衣，也由官方定为“国之大典”，民众“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晚夕缄书冥楮，加以五

色彩帛作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②。

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诞辰，都门各寺庙都会建坛祭祀，“礼忏诵经，扎糊法船，中设地藏王佛

及十殿阎君的绘像，更尽时释放檐口焚化”③。八月中秋祭月，除了香灯供品、团圆月饼之外，还要

做“云仪纸马，则道院送疏，题曰月府素曜太阴皇君。至于先丁后社，享祭报功，众祀秋成，西郊夕

月，乃国家明禋之大典也”④。

纸钱除了祭祀祖先亡灵，还用于民间辟邪驱鬼。《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有关纸钱和纸马

的两则故事：一则是富家罗某仗势逼贫家贾某贱卖自家房宅的故事，另一则是纪昀长子汝佶病危

时焚纸马的故事：

　　罗与贾比屋而居，罗富贾贫……罗经营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纸钱甫燃，

忽狂风卷起著梁上，烈焰骤发，烟煤迸散如雨落，弹指间寸椽不遗，并其旧庐癎焉。方火起时，

众手交救，罗拊膺止之，曰：顷火光中，吾恍惚见贾之亡父，是其怨毒之所为，救无益也。吾悔

无及矣。急呼贾子至，以腴田二十亩书券赠之。自是改行从善，竟以寿考终。

然长儿汝佶病革时，其女为焚一纸马，汝佶绝而复苏曰：吾魂出门，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

仆王连升牵一马来，送我归。恨其足跛，颇颠簸不适，焚马之奴泣然曰：是奴罪也。举火时实

误折其足。⑤

在《闽杂记》中还提及纸钱会用在临盆妇女祈顺产的民俗中，“或言文忠将生，其封翁方子门外

燃香烛，焚纸钱，闽俗谓之‘接生’，祈易产也”⑥。另外，清代章回小说中也有对度亡用的纸扎金银

山、纸质冥币、纸铜钱、彩色纸扎的记载：“叠金银山百座，化幽冥帛万张。纸铜钱怎买得天仙降？

空着我衣沾残泪，鹃留怨。”⑦“又叫匠人刻印志铭抄本；又叫匠人扎彩冥器，灵前坟上，各处搭棚。”⑧

以上种种，皆说明纸扎的功能随着人们宗教需求的演变而不断拓展。

四、纸扎宗教功能的演变梳理及结论

由明器到冥器是一个重要的演变。实物的祭品变成纸扎的象征物，不仅为祭品提供了制作上

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在宗教文化上为象征的发展提供了展翅的空间。纵观历史，宗教祭仪的纸

扎演变十分庞杂，但大致可以分辨出三条轨迹：纸扎由纸钱到纸马、金银山等的演变，可以概括为

由点到面的演变过程；纸扎由“鬼节”前后的祭品变为全年通行，可以说是时间上的全覆盖；纸扎作

７８纸扎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演变脉络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七月·中元》。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十月·送寒衣》。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七月·地藏会》。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八月·中秋》。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
（清）周亮工、施鸿保：《闽小纪　闽杂记》，来新夏校点，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３页。
（清）洪升：《长生殿》第三十二出《哭像·一煞》。
（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十八回《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为祭亡灵的冥器演变为或祭祀神灵之用，或用于黑巫术，或用于驱鬼保平安，可称作功能上的横向

收放。

总之，随着纸的发明与造纸术的发展，纸扎作为一种宗教用品有着复杂的演变路线，无论是由
“专一”到“跨界”的运用，还是一些纸扎从“广普”到“专一”的演变，它们都是宗教仪式的功能替代。

然而更深层的演变在于纸扎作为一种宗教象征，其功能的转变背后是更深层的文化定位的转变。

纸扎是人制作的，也是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用于不同的宗教文化空间，

担当不同的宗教功能，有时看起来是同一方向的延伸，有时却又是方向不同甚至让人感到某种纠

结。但实际上，纸扎作为宗教仪式的“器”物，它们的宗教象征意义如同其他宗教象征一样，既是出

于传统，也是出于当下使用者的理解和情感。所以我们在梳理纸扎作为宗教仪式之“器”的诸多现

象时，既看到形而下的器物之变，也看到形而上的象征意义日益丰厚。这一体二面的互动既是我

们理解宗教象征的一把钥匙，也是宗教象征自身演变的一种内在动力。

［责任编辑　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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